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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影

公元1175年，
在成都，年届半百
的南宋诗人、主战
派陆游被主和派攻
击“狂放”，重重压

力下，莫逆之交、主政四川的诗人
范成大不得已将陆游免职。免职
后的陆游大病一场，写下“位卑未
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三
十五年后，公元1210年，在绍兴，
八十五岁的陆游，以一首“王师北
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悲愤
辞世。再过六十多年，公元1279

年，南宋最后一位栋梁、诗人文天
祥在零丁洋兵败被俘，写下“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历史总是在时间或者空间上产生
诸多的“巧合”，560年后，公元
1839年，零丁洋上的小镇虎门，
因为一场震惊中外的销烟而名闻
天下，1842年，主导销烟的民族
英雄林则徐被清廷充军伊犁，临
行时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
祸福避趋之”……
这些诗词，无论何时何地，每

每读到，都让人动容。中国诗词
多如牛毛，爱国诗词是其中最动

人的篇章。在未必“积贫”却一定
“积弱”的宋朝，爱国诗词是最重
要的主旋律。北宋版图不到唐朝
的三分之一，南宋再来一个腰
斩。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燕
然未勒归无计”的“燕然”，苏轼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云
中”，岳飞
“驾长车，踏
破 贺 兰 山
缺”的“贺兰
山”，陆游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
台”的“轮台”，都不在宋朝版图之
内。所以陈亮才感叹“尧之都，舜
之壤，禹之封”，辛弃疾才痛心“何
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总
是让人愤懑之中无限惆怅。

但是，有意思的是，不是“国
弱”才“爱国”，即便是承平盛世，
那些爱国诗词依然让人血脉偾
张、投袂而起。《诗经》说：“岂曰无
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
戈矛”，国家的需要就是每个华夏
儿女的使命。屈原“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曹植“捐
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无名氏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都是
最好的表达。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

拜冕旒。”在四夷宾服、万邦来朝
的唐代，边塞诗达到了顶峰，形成
了爱国诗词的最强音。雄壮，而
不是悲愤，唐代的一首首边塞诗

就是一首首
军歌、一首
首战歌。一
部电影《长
安三万里》，

让人认识了高适，“相看白刃血纷
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
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边
塞诗最杰出的代表当数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
还”“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终不还”，都是课本上精彩的诗
篇。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岑参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
风不度玉门关”，王翰“醉卧沙场
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李颀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
河”，李益“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
征人尽望乡”，严武“更催飞将追

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卢纶“欲
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还有一些诗人，未必属于边

塞诗人，却也写出了超一流的边
塞诗，比如李白“五月天山雪，无
花只有寒”，杜甫“射人先射马，擒
贼先擒王”，王维“孰知不向边庭
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令狐楚“未
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
乡”，祖咏“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
还欲请长缨”，李贺“半卷红旗临
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挺身
而出，杀身成仁，有牺牲的悲壮，
但没有屈辱的悲伤，这是大唐的
时代精神。
唐宋之后，爱国诗词绵绵不

绝，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一年
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
行”，清代将军杨昌浚“新栽杨
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抗日英雄赵一曼“未惜头颅新故
国，甘将热血沃中华”，革命领
袖毛泽东“埋骨何须桑梓地，人
生无处不青山”，这些爱国诗词
从来都不只是摄人心魄的文学书
写，更近乎每一个华夏儿女心中
的精神归属。

韩可胜

爱国诗词是最动人的篇章

我们小时候，老城厢天热的季节，
有一个热门的游泳池，这就是方斜路大
林路口的斜桥游泳池，后来知道这个游
泳池属于沪南体育场。现在我还常路
过那边，斜桥游泳池没有了，沪南体育
场上建起了黄浦学校。
沪南体育场是我们上海人挥之不

去的记忆，这是中国人在上海自建的第
一座体育场，它的建立结束了中国人没
有自己公共体育场的历史。1915年第
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运动
员获得了足球、排球、游泳和田径赛奖
牌，这极大地振奋了上海人民的民族精
神，但在偌大的上海滩，体育场馆都在
租界。同年10月，上海县知事沈宝昌按
照江苏省公署筹办公共体育场令，委托
县教育会会长吴馨主办此事，吴氏便租
借小西门斜桥北堍一块26亩慈善团体

之地开始兴建，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努力，1917年3月
30日，建成一座拥有350米跑道的体育场，内有一个足
球场、两个网球场、一个排球场、两个室内篮球场，以及
一座健身房。这座中国人自建的第一座体育场被定名
为“上海公共体育场”。1928年改名为“上海市第一公
共体育场”，上海解放后更名为“沪南体育场”。
沪南体育场诞生后，一直是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

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集会场所。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5月7日，上海各界人士两万余人在沪
南体育场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这次集会
拉开了上海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1921年中
国共产党诞生后，党的许多领导人和革命家都参加了
在沪南体育场的集会、游行，发表演说，引导群众走上
革命的道路。1925年4月12日，上海各界市民在此召
开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宋庆龄、何香凝、孙科等出席
大会，何香凝发表演说。共产党人恽代英、向警予也上
台发表演讲，宣传革命真理，受到群众欢迎。同年5

月，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11日，上海总
工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联合在沪南体育
场召开声讨大会，6月30日，又在此举行
“五卅”烈士追悼大会，到会市民二十万
人，共产党人李立三、林钧担任大会总指
挥。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
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各界人民五十万人在这里集会，
庆祝起义胜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沪南体育场又成为上海
人民抗日救国的集会场所，同年9月26日，二十万人在
这里举行“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发表宣言：“当必泣血
提戈，与日帝决一殊死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值
得一书的是，1936年6月7日上午10点，在上海地下党
的组织下，上海民众歌咏大会在沪南体育场举行，有学
生、工人与店员五千多人参加，高唱《大路歌》《打回老
家去》等10多首抗日歌曲。我们今天仍可以看到一张
历史老照片，社会活动家刘良模登上一个两米多高的
木扶梯指挥千人大合唱。正在慷慨激昂之时，持枪的
武装警察包围了会场。刘良模拿起话筒大义凛然地向
警察喊话：“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爱国，我
们都不愿当亡国奴，今天唱的都是爱国歌曲。”他说完
又继续指挥大家唱，在雄壮激昂的歌声中，警察们的爱
国之心也被燃烧起来，他们同群众唱成了一片。值得
一提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从这里让大众唱响，从
这里震撼世界，当时叫《救国进行曲》。正因为这个万
众一心的壮丽场面，让刘良模产生强烈的震撼，全国第
一届政协会上，刘良模和多位委员向大会联合提出以
《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建议，获得通过。

沪南体育场，犹如一座革命的“烽火台”，照亮前进
的道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随着城市的发展，虽说
沪南体育场已从我们的身畔消逝了，但这座体育场所
承载的红色风云，应该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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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鸟巢”烟花照片拍摄于
2021年6月28日。当晚，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文艺演出——
《伟大征程》在北京国家体育场盛大举
行，盛典仪式上，还进行了美妙绝伦的
烟花燃放。
在北京拍摄烟花

十分不易。最近几年
的除夕夜，在市区已
经听不到爆竹声，因
此作为摄影爱好者，大家都非常期待
能有机会拍摄一些在北京地标建筑燃
放的大型烟花。
在我的记忆里，北京除非有重大

活动，一般很少燃放烟花，所以拍摄这
种大型活动
的烟花对于

普通人来说
非 常 不 容
易，背后需
要付出的努力只有摄影师自己知道。就
拿“鸟巢”来说，每次烟花测试都会提前

进行交通管制，周边小
区、写字楼也很早就封
闭了。想在公共区域找
个合适的机位很困难，
不仅要预判烟花的高度

和规模提前模拟构图，还要考虑风向和
雾霾等天气因素，提前去多个机位踩点，
在拍摄当天则需要提前很早就位、蹲守
——其中的辛劳，广大摄影爱好者深有
体会。
因此这张照片来之不易，是我心目

中的最美“鸟巢”烟花。

申 然

烟花礼赞

墙外光辉灿烂的阳光，对比出墙内
地狱的黑暗。这座坐落在偏僻的息烽
山峦间的集中营，是国民党特务关押共
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等级最高、规
模最大、管理最严的秘密监狱。
当中国人民正在为国家的生死存

亡与日寇展开血拼之际，在这里，国民
党特务却沉浸在杀戮共产党人及爱国
志士的罪恶当中。1938年至1946年这
八年间，它先后关押了1200名中共党
员、爱国人士、进步青年。600多人被杀
害或折磨致死，400多人下落不明。各
种残忍至极、惨无人性的严刑拷打、明

屠暗杀、威逼利诱，都不用说了。令我感到惊喜的是：
这里没出过一个叛徒！我见到了在这里的共产党人、
爱国志士一个个坚持真理、坚定信念、顽强抗争、宁
死不屈的身影。更见到了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狱中秘
密党支部堡垒作用。见到了罗世文、车耀先、许晓
轩、韩子栋、张露萍这些人不屈的抗争。啊，黑色的
地狱中，燃烧着红色的火
焰。什么叫革命精神？什
么叫崇高品质？什么叫钢
铁意志？他们用行动践行
了，用生命诠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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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杯”曾刊载《陆深与陆家
嘴》一文，讲述了“陆家嘴”因明代翰
林院编修陆深而得名的往事。不
过，文中关于“嘴”的得名——源于
陆深夫人梅氏“你一嘴我一嘴，人人
皆可插上一嘴”的说法——当属于
民间传说。
当河流发生急转弯时，河岸内

凹的一侧，称为“湾”；河岸外凸的一
侧，形状像动物的嘴，所以就被形象
地称为“嘴”。黄浦江在接纳支流吴
淞江（苏州河）后，夺占了当年吴淞
江的下游故道（史称“黄浦夺淞”），
所以流向是从原先的由南向北，一
下子转头折向东去，浦东江岸就成
为一个噘出的“嘴”形——陆家嘴的
“嘴”，就因这个地形而得名。

除了陆家嘴，黄浦江还有几个
著名的弯道和“嘴”：闵行区吴泾镇
东南方，黄浦江与大治河、金汇港交
汇处，今天被称为“大零号湾”的浦

西“邹家寺嘴”（也称寺嘴角、闸港
嘴）；中环线上中路隧道北侧浦东岸
线的“鳗鲡嘴”；浦东前滩与徐汇滨
江之间的浦东“龙华嘴”（这里因浦
西龙华古镇更为知名）；复兴岛当年
浚浦局吹填成陆处的“周家嘴”……
在邹家寺嘴、龙华嘴、陆家嘴三处几
乎是直角的转弯中，陆家嘴的弯道
甚至小于90度，龙华嘴则是一段忽
然收窄、潮流更急的险弯。
清末本土学者胡祖德编写的

《沪谚外编》是第一部收录上海方言
的著作，书中《看潮歌》“八月十八看
潮头，陆家嘴上闹稠稠”就记载了清
代上海人在陆家嘴观潮的胜景。但
同时嘴前的急弯航道，也是吞噬生

命和财富的虎口。黄浦江是长江
入海前的最后一条重要支流，海潮
可以直溯黄浦江中下游，使得黄浦
江上的嘴前，会定时奔涌出大潮景
观，航道急弯和大潮进退给航船带
来很大的风险：直到今天，在三水交
汇的“大零号湾”邹家寺嘴，航道安
全仍然依赖海事部门全天候的高频
通话指挥、无人机和巡逻艇共同护
航，从嘴口支流进入黄浦江的船只
还必须遵守特定的环行走向规则；
而龙华嘴和陆家嘴落潮时分多次发
生船舶在急弯、急流中失控撞击对
岸防汛墙和景观步道的事故，依然
印证着百余年来航海界一直流传的
“船长好做，陆家嘴难过”的警言。

我想：在黄浦江步道上重要的
嘴口两岸，文化部门在立牌讲述两
岸的自然与历史的同时，还可以展
现母亲河的性格脾气，让大城市人
不忘敬畏身边的自然。

陆晨虹

黄浦江的“嘴”

父亲是军人。从我记
事起，就知道父亲喜欢照
相，为了这份喜爱，他买了
相机。在20世纪60年代，
照相机可是百姓家庭中的
一件稀罕物。那时，
一到星期天，父亲就
带着全家到北海、天
坛、颐和园等地去拍
照。没过几年，父亲
从北京空军雷达兵部调到
武汉空军雷达学院工作，
每年只有1个月回北京的
探亲假。我和弟弟总是掰
着手指算着父亲回家的日
子，等他来给我们拍照片。
会拍照的军人父亲，

于当时幼小的我而言，形
象高大而神秘。在我10

岁以后，父亲为我们照相
的镜头视野愈发深远而宽
广。一次，他带我们去天
安门广场拍人民英雄纪念
碑，让我和弟弟先在纪念

碑四周走了一圈。问我们
看到什么，我和弟弟回答
“有解放军的雕像”，父亲
看我俩不以为意，就语重
心长地讲：“你们知道吗？

这一幅幅雕像，讲述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全
中国的一个个动人故事。”
说完，他带着我们重新走
上台阶，环绕着纪念碑讲
解五四运动、武昌起义、胜
利渡江解放全中国、欢迎
解放军等重要历史时刻。
他告诉我们，这座纪念碑
就是纪念为新中国成立而
牺牲的千百万烈士，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
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接着，父亲从军用书包中
拿出一条参加抗美援朝时
收藏的红领巾，告诫我们
红领巾是由烈士鲜血染红
的红旗的一角，小学生更
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现在努力学习，将来报
效祖国。伴随着父亲的相
机，我们徒步长城、前往十
三陵、踏访军事博物馆等，
一堂堂生动的传统教育课
“润物细无声”。

当我们逐渐长大，父
亲在我们姐弟俩心中的印
象，增添了严肃而认真。
1973年，父亲从部队复员

回到老家上海，进了一家
企业做工会干部，他的照
相机主要围着单位转。他
努力钻研摄影技术，用相
机记录了改革开放新气
象、城市发展新面貌、
人民生活水平步步
高，并在各类摄影大
赛中频频获奖。
父亲相机还多次

“鸟枪换炮”，其中海鸥方
镜的相机让我记忆犹新。
这个相机取景器在上方，
要俯面向下取景。我工作
后，他经常拿着这个相机
教我如何装胶卷、按快门，
如何取景、调节焦距等。
他不厌其烦地讲解，有时
让我觉得有点啰唆，拍个
照嘛，何必那么认真？父
亲立马察觉出我思想有点
跑偏，特意指出做任何事
都必须认认真真，方能善
作善成久久为功。
在父亲言传身教的影

响下，我和弟弟也不断努
力。1977年恢复高考第
一年，父亲鼓励当时已下
乡插队的我复习迎考，那
年，我考进了师范类院校，
之后成功步入教师岗位。
弟弟于1982年考上第二
军医大学，穿上军装后子
承父业。
我们姐弟俩均在20

多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父亲的照相机也在第
一时间记录下年轻党员朝
气蓬勃的瞬间。

刘京蕾

父亲的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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